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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大医院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柯文哲医师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明慧记者苏容综合报道）中共强摘器官并虐杀法轮功学员的罪行，自二零零六年被曝光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与谴责。近日，美国国会召开关于中共活摘宗教及异议人士器官的听证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国际组织要求紧急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再次引发人们广泛关注这一话题。国际社会各界包括医师、律师、法官、议员、艺界导演等，包括社区民众，都强烈谴责中共暴行，呼吁制止这种人神共愤的罪恶。


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请愿　促联合国关注中共活摘器官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由多个国家医生组成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前往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向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莱斯（Susan Rice）递交了一份有两万三千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美国向中共当局施压，令其停止强迫性的器官移植活动。请愿书还呼吁美国政府公开由前中共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在试图请求庇护时向美国政府提供的关于活摘器官的情报。 


中国平均每年一万起器官移植案例，在美国要等待三年的器官配对，但在中国大陆却只要几周。从移植数量及等待配型时间分析，“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表示：“中国存在活体器官供体，而最大受害群体是法轮功修炼者。”该请愿书介绍，从二零零零年起，有至少六万名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活摘而死。他们的器官被以高价出售。“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执行主任特雷伊医生（Dr. Torsten Trey）表示：“我们希望打破寂静，让美国停止仅仅做观察员，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关心此事。我们希望看到国际调查发现问题的实质。” 


协助递交请愿书的DAFOH成员王文怡博士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签约国。递交这封信就是为了提醒人们：中共并没有遵照宣言行事，国际社会有义务用各种办法督促其遵守这个条约。”


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　吁台湾政府管理赴大陆移植 


对于中共活摘器官黑箱操作，前台大医院器官移植小组召集人、台大医院创伤医学部主任柯文哲《右图1》提出两点管理倡议，要求台湾政府正视病人赴大陆移植的乱象，避免成为中共器官买卖的帮凶。 


法界人士：大陆器官来源存在强烈争议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总务科长何甲恩《右图2》，近日参加社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讲座时表示：“台湾死刑犯的判定，必须经过法院三级三审的程序判决，死刑犯的器官捐赠，也需经过本人及亲属签下同意书，同时做死亡判定的医师不被允许执行器官摘除任务，以免医师有串通买卖行为，过程都是非常严谨的，同意器捐的案例也十分有限。”他提醒民众，“中共称大量器官来自‘死刑犯’，同时也接连爆出伪造签名等事件，种种不合情理的做法，大陆器官来源确实存在强烈争议。”


微电影导演：中共害怕活摘器官议题被公开 


从事电影创作的导演吴勇德表示，他很希望台湾人民多了解大陆官方企图掩盖的一些真相，避免在无知中成为中共的共犯。吴勇德表示，因去年参加了《血腥的活摘器官》新书发表会后，他尝试拍摄短片《被遗忘的日内瓦宣言》，表达对人权的关注，同时，以此片报名参加《首届两岸原创微电影大赛》（由台北国际短片电影节与大陆共同举办）。八月十五日完成报名后，票选名列前茅；但第八天影片突然在网路上被撤掉。北京方面表示，“该片含有不宜公开的成份，违反大陆广电总局规定”。◇




















2011年10月19日，新唐人电视台恢复向亚洲Ku波段卫星播出。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中新二号卫星的播出不变。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科长何甲恩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潍坊法轮功学员赵建设，二零零三年六月在江苏无锡被中共恶徒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九年。在无锡监狱，赵建设绝食六年反迫害，遭受骇人听闻的酷刑摧残，包括长时间绑缚在床、不让睡觉、毒打、电针、强灌损害神经药物、野蛮灌食三年多……体重由一百七十多斤被迫害得只剩七十多斤，几度被迫害致濒临死亡边缘。以下是他自述的狱中经历：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我绝食三天后，因玄武区看守所没有懂灌食的医生，又将我非法转移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这是一所专门关押待决重刑犯的看守所，我被确定为严管的对象。（酷刑中）我不放过每一次机会向同监室的人讲真相，一个月后，号内人员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感慨地说：“不会为难你了，在这里我接触过五、六位法轮功学员，你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们这样凶狠地对待你，你都不怨恨我们。”我说：“因为我是修炼的人，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


遭绑架关押后：绝食不语，震慑邪恶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我在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科技市场购买耗材时被盯梢，回家路上被三辆车轮番跟踪，虽甩掉了，但被恶人记住车号。晚八点在南京市江宁区老乡家中，六、七个身穿便装操南京口音的男子冲进来，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把我们按倒在地反铐起来，连鞋子也没让我穿，掀起T恤套在头上，粗暴野蛮将我强行塞进车里拉到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派出所。


晚十点左右，在派出所提审室里，南京市610头子王晓敏醉醺醺的晃进来，狞笑着将一瓶矿泉水浇到我头上，嘴里嘟囔着：“你让我们为你忙活了一天，到现在才吃饭呢。”见我没搭理他，恶狠狠地将我踢翻在地（反铐双手）用穿皮鞋的脚踩在我的脸上，然后在我身上拳打脚踢，一顿暴打。直到他打累了才骂咧咧的停下。自此我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绑架和野蛮迫害。


六月四日，丹凤街派出所恶警刘云山（音）对我做非法询问笔录，见半天没问出我一句话，恼羞成怒，用穿警用皮鞋的脚在我小腿部位猛踢数脚，致使我一个多月不能站立行走。他强行从我身上搜去6800元现金，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后来得知，他们将我放在老乡家中背包里的两部手机、MP3等物品一并抢去。当晚将我强行押送到南京市玄武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我绝食三天后，因玄武区看守所没有懂灌食的医生，又将我非法转移关押到南京市看守所，这是一所专门关押待决重刑犯（十五年以上）的看守所，我被确定为严管的对象。关到惩治号房八区五号。这里关押着素有南京“黑老大”之称的高峰任号长，专门替邪党狱警整治在看守所不服从的羁押人员。当晚我遭到南京市看守所恶医刘汉强粗暴灌食折磨。恶警命令五、六名在押犯人将我强行摁住，把一根一指粗的红色橡胶胃管由鼻腔猛烈插进后带着血迹拔出来再插进，连续三次，故意对我进行摧残。并扬言：“在我手里灌食的法轮功多了，没有再敢让我灌第二次的。”他还将烟灰缸里的水灌进口腔说是消消毒。1000亳升奶粉流汁灌完后，又将100克食盐灌到我嘴里让犯人捂住嘴（以此想让我口渴后喝水），两名犯人按住手坐在床板上，橡胶管由鼻腔插到胃里，直至我凌晨出现呼吸困难时，才将橡胶管拔出。


六月七日下午灌食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正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之徒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狱警命令多名犯人摁住我欲强行灌食。狱警张彦红、刘正明给我带上了看守所最重的脚镣、腰铐（固定在腰部的手铐）。自六月6日开始每天由五、六名犯人按住手脚强行灌食，一次灌1000亳升的流汁。狱警张彦红、刘正明唆使四位在押犯人在号房内谩骂刁难，有次号长高峰（南京黑社会老大）竟把小便撒到我身上，以此来污辱我。六月十五日强行灌食时，恶医刘汉强有意猛插胃管，我指责他将痛苦强加于我的暴行：“你这个大恶警，立即停止对我的迫害。”刘汉强恼羞成怒，一掌打在了我的咽喉部位，将一千毫升待灌的流汁泼在我的脸上。食没有灌成，又让犯人弄来云南白药涂敷受伤处，持续了半个月方见好转。


我的钱物都被南京市玄武区丹凤街派出所恶警抢去，在看守所身无分文无法购买生活用品，除借给一卷卫生纸其他什么都没有。我不放过每一次机会向同监室的人讲真相，一个月后，号内人员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感慨地说：“不会为难你了，在这里我接触过五、六位法轮功学员，你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一是零口供，什么狠毒的手段也没能让你说出一个字，一言不发的能力，可以考第一了。这样即保护了自己，更不会出卖朋友。二是我们这样凶狠地对待你，你都不怨恨我们。”我讲：“对我施刑的恶警弄得筋疲力尽，连个名字也没问出来，我不讲自己更不会讲别人，因为我是修炼的人，大法师父教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怎么可能出卖朋友呢！”还有一个犯人鼓励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啊，不要配合他们，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


无所求亦无所惧，一个月后对我执行批捕，让我签字，我当时就把逮捕证撕个粉碎扔到地上，南京市六一零头子王晓敏与另一名恶警将我按倒地上施暴，被看守所的值班警察阻止了。（待续）◇





被灭口的母女俩




















【明慧网】震惊中外的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自焚伪案，曾导致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巨大误解和仇视。然而外界发现，所谓自焚不过是中共政法委为了迎合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而炮制的一出自编自演的丑剧，拍摄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漏洞百出。 


中共媒体称：刘春玲是被烧死的。但慢放的央视录像表明：刘是在自焚现场被身着草绿军大衣的人用重物击打头部致死。


《华盛顿邮报》记者曾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而且刘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还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


刘春玲年仅12岁的女儿刘思影也被拖入“自焚”戏中。在“自焚”发生的第二天，就有评论指出，因为她不够被逮捕的年龄，中共绝不会把她留作活口。果不其然，在半年后，在身体恢复得非常好、情况非常稳定的情况下，刘思影突然死亡。◇














图：迫害前的赵建设 右：出狱十五天后








